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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变迁问题研究

———以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４５年期间为例

高　洋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研究室，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４４）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营口成为东北地区最早开埠通商的港口城市。１８６１—１９４５年，在民族经济和殖民经

济的较力下，营口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并呈现一定的轨迹。作为东北地区最早的通商口岸，营口迅速成为

东北贸易中心，又由东北贸易中心自然升华为东北金融中心，后来迫于竞争，主动由东北金融中心转型为辽南轻

工业中心，最后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强迫下，衍变为特定物资供给中心。这期间，营口完成了三次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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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打开国门的中国开始了
曲折而漫长的近代化之路，而持有坚船利炮的世界

列强也在此时将殖民经济一并传播到中国，中国就

这样在炮口的威逼下走向文明之路。东北地区由于

地处边陲，受俄、日两国影响较大，因而其近代城市

的形成和社会发展有别于关内城市。以往学术界对

其特殊性的研究不够，少数有涉及的学者或从宏观

笼统述之，或单纯以金融、农业、贸易的某一方面从

微观角度加以评述，但都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

分析。笔者以营口为例，对其在开埠后的产业结构

变迁问题加以研究，从而解析近代东北地区的城市

发展史。

营口作为一座新兴的城市，其城市发展与国家

命运紧紧相扣，是东北地区近现代城市史的微观缩

影。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的多次变迁，正是当

地民族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主动或被动做出的

抉择，这既符合中国大历史中的典型规律，又有着自

身的显著特点。另外，其形成与演变对于我们研究



历史与经济、微观与宏观都具有现实意义的启发

作用。

一、因开埠而新生的东北贸易中心

（一）连接太平洋和东北内陆的枢纽———营口

　　营口原为辽河口外的一处沙岛，直到１９世纪
２０至 ３０年代才与陆地相连，并延伸至营口之
处。［１］２２８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第１１款所规定，清政

府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２］

作为对外通商口岸。１８６１年，英国人经实地考察
后，发现牛庄一带泥沙淤塞严重，于是将实际通商口

岸改设在营口。这样，营口就成为东北第一处对外

通商口岸。

营口地理位置优越，“临冥北构而东折，南走辰

韩，百川朝宗”［３］，将太平洋和东北内陆连接在一

起。营口位于辽河的出海口，船舶沿河而上可溯至

郑家屯，全部航程为１３１２５ｋｍ。再加上其支流浑
河、太子河等，航程更有所增加。营口开埠，极大地

推动了东北内陆经济的发展。光绪后期，运载着大

豆、粮食、烟草等经济农作物的船只总量已经发展到

２万余艘。日本史地学家小越平隆在东北旅行时，
看到辽河中船只之多，不禁感慨：“而往来河上者，

尚艨艟如卿，大有掩江之势。”［４］清末的３０年间，辽
河的航运业日益发达，俨然形成了以营口为出海口，

以辽河航运为纽带的东北市场流通结构。而在这种

互动结构中，营口港也确立了在东北区域不可忽视

的核心地位。

（二）以大豆三品出口为代表的进出口贸易

优越的地理位置仅仅为营口提供了发展的可

能，而真正使其崛起的是开埠后涌现的贸易机会，其

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的

外销。辽河流域历来盛产大豆，且品质优良。１８６３
年，清政府为改变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决定“各海

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５］。于是，大豆三

品成为商人贩运牟利的首选货物。据当时官方记

载，驶达营口的外籍货船，从１８６２年的８６艘快速增
至１８６４年的２７４艘，其中约９０％的商船租给中国商
人，进行以大豆为主的经济作物的转口贸易。［６］

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９４年，经营口输出的大豆三品输出额

累计达到８３３８万海关两，占此间东北输出总额的
７６９％。［７］甲午战争之前，尤其是开埠初期，大豆三
品一直占营口港出口贸易的半数以上，而营口港又

几乎垄断了东北地区大豆三品的外销，并且数量巨

大，这为营口港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

随着营口港的发展，对外出口产品也日益多样

化，柞蚕丝、杂粮、烧酒、中药材、人参、鹿茸、皮革、鬃

毛等商品的出口量逐年增长。同时，进口产品中最

初占有绝对比例的鸦片，也逐渐被棉织品、毛织品、

金属制品、煤油、火柴等民用产品所替代。到１９０３
年，营口港的进出口贸易额相比 １８９３年增长 ２．７
倍，与开埠初期１８６４年相比则增长１９７倍，［８］遥遥
领先于东北其他对外贸易口岸。到１９０７年，营口港
的输出额已达到１８００万两，是大连、安东两港总和
的３倍。［９］在营口开港的最初４０年，其进出口贸易

额不但稳居东北地区第一位，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

逐步跃升至第六位。进出口贸易的繁荣为营口城市

的初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也为后期其他行业

的开创积聚了资本。

二、因商贸业而催生的东北金融中心

（一）从事代理批发的“大屋子”兴起

　　开埠之前，营口还是“地方笲榛，几同草昧，百

度未开，胥待治理”［１］１０９的海边小村落。开埠后，随

着进出口贸易的繁荣，营口在东北贸易体系的关键

地位日益突出，吸引了大批外来资本。先是附近原

牛庄、田庄台和盖平商业资本的移入，后来又吸引了

全国各沿海省份及山西资本投资，并且英、美、俄、

德、法、荷兰、挪威、瑞典和日本的商人也纷至沓来。

营口的商业都与进出口贸易产品种类相关联。

例如，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经营棉布和砂糖的商店只
有东永茂１家，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增加到３３家，
经营大豆出口的粮栈共７１家。［１０］９８这些寄生于进出
口贸易的商店（号）又称“大屋子”，其可分为三种类

型：一是批发商，二是代理商，三是委托商。“大屋

子”是营口港冬季封港，中外海上贸易暂时中断，中

间商通过资本运作代理买卖双方批发买卖货物并提

供仓储、服务的特殊行业。营口的“大屋子”种类繁

多，有杂货布行、南货客栈、洋货铺、山货铺等，其经

营大豆三品、柞蚕丝、棉毛织品、中药材、粮食等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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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进出口产品。“大屋子”的兴盛迅速带动了营口

当地商业的发展，经营各类商品的商户成批涌现。

据营口商务总会统计，１９１０年仅营口外城商户就有
６０１家，发展到 １９３１年，商户数量已增加到 ２５８８
家。［１１］１７９，３７０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盖州优贡沈羹唐赴
京参加朝试时路过营口，对其繁华颇为感慨，于是写

诗云：“竹马繁华地，狂游向夕曛；笙声千户月，帆影

四围云；世乱俗偏靡，言庞夷不分；可怜犹汉土，极目

帐胡氛。”［１１］１４６

（二）商贸业的兴起促进炉银业的兴盛

炉银的出现几乎与营口开埠是同步的。当时，

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货币，虽然都以元宝银为货币，但

是各地元宝银成色、重量不同，换算复杂，严重地阻

碍了全国商品经济的大循环。随着商贸业的发展，

营口也像其他商贸城市一样，出现了银炉行当———

即将不同规格的白银货币铸成统一规格的元宝银

（元宝银俗称“营宝”，后更名为“炉银”）。“每届秋

冬，三省农产上市，资金内转，凡南省或外国之来三

省采运特产者，所携他省通币，势必先汇做炉银，再

由炉银买做当地之钞票。”［１２］这样，炉银很快就成了

东北地区与外界贸易的实际货币。

１８７５年以后，营口港同世界五大洲的３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其吞吐量以每年平均

１６％的速度在增长。［１０］１００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商
品种类的增多，“大屋子”的出现，交易的资金额变

大，原有的现宝炉银渐渐不能满足商品经济的需要。

１８８０年，经当地裕盛祥银炉执事李润斋提议，创设
“过炉银”。“过炉银”，即商人将现银存放在银炉暂

不使用，使用时持票据去提取，买方也可以不使用现

银，仅仅更改票据持有人即可完成交易。这样，银炉

就起到了银行转账的作用，大宗交易也避免了过去

车载船装的现银支付。此后，营口炉银业又创定了

“三、六、九、腊４个卯期”，银炉到卯期无现银实现
交割，只需“加色”。①“加色”即为利息，显然这时的

银炉起到了银行的信贷作用。营口通过炉银业建立

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金融制度，并得到确立

和完善 ，逐步内生成一种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民

间金融系统。营口炉银体系建立后，不但一度垄断

东北的货币信贷业务，而且进一步吸引了国内外金

融资本的入驻。从１８９８年起，华俄道胜银行、正金
银行、大清中央银行、正隆银行、朝鲜银行、交通银

行、边业银行等先后在营口开设支行，与当地的炉银

钱庄进行金融汇兑业务，并将营口的资本信贷规模

推向顶峰，使这一时期的营口成为东北地区当之无

愧的金融中心。

随着中东铁路、中长铁路的贯通，大连、哈尔滨

等地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致使营口逐步丧失了东

北贸易的霸主地位，但这并未影响到营口贸易额的

持续增长。例如，“１９０７年营口港的年贸易额
３２７５９万海关两”，“１９３１年的年贸易额１２３９７万
海关两”。［１３］在大连开港２４年间，营口港的贸易额
不仅没有减缓，相反增长了４倍多，归其原因，还是
因为“炉银具有合资互助之精神，运用自由之便

利”②。

三、因对抗殖民经济而蓬生的辽南轻工业中心

（一）传统轻工业的经久不衰

　　营口开埠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营口的
手工业开始脱离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并在原有家

庭手工业的基础上，萌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

了近代工业萌芽。其中，以纺织、榨油两个行业出现

最早，而且经久不衰。

开埠早期，东北的大豆出口额长期位列第

一。中国商人为了开拓外国市场而造成的大豆

的商品化，必然带来榨油工业的盛大，而营口作

为大豆出口的最主要港口，自然成为榨油工业的

发源地。营口在 １８６６年就已经有两个油房，到
１８９６年，营口油房达３０余家。［１４］８５但这些油房采
用的是人力畜力的楔式榨油，所以规模不大。

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１年，营口的怡兴源、怡东生、东永
茂等３家油房先后采用机器的生产方式，［１４］８６榨
油业从而步入了现代轻工业的范畴。到 １９２９
年，楔式榨油的方法在营口已经完全绝迹，新式

油房业工厂有２３家，共有水压式榨油机 ２９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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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式榨油机 ３５４部，合计 ６４６部，日产豆饼
３２４８６片、豆油 １３３１５０斤（６６５７５ｋｇ），有工人
８７６名。［１１］３４５１９３１年，营口的油房业工厂年产豆
油 １６５４６２万斤（８２７３１００ｋｇ）、豆饼 ３３０９２４
万片，生产总额为 ６６１８４８万元，占整个营口工
业及小工业的比例高达６３０２％，①是当之无愧的
支柱产业。

在近代东北进口产品中，纺织品长期占据第一

的位置，而且英国、美国、日本纺织品先后垄断过东

北市场。营口民族资本家“为杜漏卮，而挽利权”，

在一战期间，将资本转向棉丝业。１９１３年８月，营
口首家恒祥永织布厂宣告成立。到１９２７年，有织布
厂８７家，织机１２００架（内有使用电力者２４家，织
机５００余架），年产６０万匹棉布。此外，还有织带厂
４０家，织带机 ２３０架，年产织带 ９万打；毛巾厂 １１
家，机械约１００架，年产毛巾１３５万打；织袜厂７５
家，织机２００余架。② 此时，营口已经是仅次于奉天、
哈尔滨的东北棉纺织业城市。

（二）新兴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营口作为港口城市，最早开发的工业种类往往

与贸易品种息息相关，但随着近代工业思想的浸染，

与本地资源相关的新兴工业渐渐得到民族资本的青

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乱了原有的世界经

济秩序，也为营口民族资本开创民族产业带来了机

会，其中以火柴为代表的新兴工业迅速发展。早在

１９０９年，营口就成立了海来公司，专营生产牡蛎粉。
此粉可以使火柴按擦时延缓燃烧，是制造火柴盒的

必备原料。③ 此外，营口附近的海城、大石桥、盖州

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磷矿、萤石矿产地，而这些都是火

柴生产的必备原料。１９１３年，王灏、郭渭在营口青
堆子创办“营口关东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东三

省民族资本最早创办的火柴厂，其开创了东北民族

火柴工业之先河。之后，在营口青堆子又先后开办

了三明、繰繰和志源火柴厂。营口火柴工业凭借紧

靠原料产地的成本优势，不久就在民族火柴工业中

脱颖而出，而后又击败了东北地区的日本火柴工业，

并阻止了瑞典火柴工业在东北的扩张。１９２７年，繰
繰、三明、关东三家火柴厂年产火柴约１６万箱，并专
门销往南满站沿线及锦州、洮南、热河一带。④ 营口

火柴业在同外国资本竞争的过程中，“有了较大的

发展，从生产能力说，满洲是最早达到完全不需要进

口的地区”⑤。

营口及附近的盖平、海城、熊岳、复州一带蕴藏

着丰富的硅石、萤石、硼矿、滑石、凌美矿等非金属矿

藏。其中，硅石、萤石、硼矿是重要的玻璃生产原料。

随着民族资本对现代化工技术的逐步掌握，玻璃工

业在营口开始萌发。１９２９年，营口民族玻璃工业有
东明、聚兴、利顺三家公司，生产玻璃瓶、灯罩、灯壶、

化妆品瓶、药瓶等制品，并销往洮南、郑家屯、通辽、

哈尔滨等地。⑥ 除此之外，民族资本还涉及卤盐、窑

造、染色、印刷、制药、制鞋、食品加工、水产加工等轻

工领域。与此同时，锻冶、薄铁、配件、造船等重工业

也开始萌芽。“九一八”事变前，营口已经成为南满

地区重要的轻工业中心。

营口开埠后，东北成为中国资本与殖民资本竞

争的舞台，而在竞争的过程中，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

资本逐步丧失了对东北的经济统治地位。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东北人的衣食住行所涉及的工业产品几

乎都是外国商品，而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除口粮外又

几乎都出口到外国作为工业原料。２０世纪初，东北
形成了“日本—满洲、俄国—满洲的殖民地统治关

系”⑦。归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产

业资本。而营口经济在东北贸易金融中心地位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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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３１年营口主要工业统计表》《１９３１年营口小工业统计表》，载《营口市
志资料丛刊》，内部发行，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页。

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２９年营口工业概况》，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内部发行，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４
－１６页。

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２９年营口工业概况》，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内部发行，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７页。
同上。

东北沦陷四十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册），内部发行，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２页。
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２９年营口工业概况》，载《营口市志资料丛刊》，内部发行，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页。
东北沦陷四十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册），内部发行，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８５页。



后，主动转型，通过炉银资本发展制造业，夯实了经

济基础，又以制造业为依托，反过来带动贸易、商业

的继续繁荣。营口轻工业的蓬勃发展，动摇了日本

殖民经济在南满的统治基础。１９３１年，日本甚至把
自身的金本位体系“除已将南满路营口支线运费改

用银本位外，并拟在南满全线施行银本位制”［１５］５３７。

四、因日本殖民统治而衍生的特定物资供给中心

（一）扼杀民族工商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仅用４个月就占领了东
北全境，但营口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１９３３年，营
口主要工业及小工业生产总额达１３８７７９５７７元，
比１９３１年增长３２１４％。① 一个强大且不断发展的
营口民族工商业的存在，是日本殖民者所不希望看

到的。

早在１９３２年７月，日本就将营口的东三省官
银号支号、边业银行支行、中国银行支行、交通银

行支行强制整合为伪满中央银行支行，企图掌控

营口的金融业。但是，营口的炉银业很发达，并在

民间持有大量的民族资本，早已形成独立于银行

体系外的民间借贷关系。１９３３年，美国为了使白
银与货币脱离，大量购买白银，迫使其急速升值，

导致白银的商品价值远远大于其货币价值。同年

１１月３日，伪满财政部命令：“从即日起，营口所有
银炉停止营业，严禁炉银的铸造流通。凡依靠‘过

炉银’而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按炉银５两兑换满
币一元的标准价格兑换。”［１１］４９９１９３２年，日本银行
则以低于每盎司白银２５美分的价格收购，转手即
以每盎司白银 ６５美分倒卖到海外。在利益驱使
下，曾经在营口工商业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炉银业

迅速消亡。至此，营口的民族工业在缺少民族资

本的支持下，也走向败落。

强制收购炉银事件的发生，使营口民族资本和

日本殖民资本此消彼长。１９３４年６月，日伪颁布所
谓的“产业统治声明”，对重要经济事业实行完全统

治或半统治，主要工业则只允许政府或“特殊会社”

办厂。在资本和政策的双重刺激下，日资开始大量

强制收购营口民族工商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朝

鲜纺织株式会社“得到关东军特务部的允许，向营

口纺纱厂投资一百万元”②，将其吞并改为营口纺纱

株式会社。１９３４年，营口日本工商业资本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上者７家，１万元以上者３２家，５万元以上者７
家，１０万元以上者７家，５０万元以上者１家，１００万
元以上者 ２家，２００万元以上者 ９家，１亿元者 ２
家。［１４］２８３而此时民族工商业者由于缺少资本和政策

支持，经营规模普遍不大。１９３９年“满铁”调查部对
吉林、营口、锦州３个城市的中国人经营的最有实力
的２２５家工业、商业、运输业、金融业进行调查，发现
资本在“５万元以下企业１９４家，５万元以上企业１０
家，１０万元以上企业２１家”［１４］５１９。１９３５年以后，日
伪又陆续推行对各种物资的配售统治。到１９４２年，

几乎所有产业的原料、生产、销售环节都被日资把

持，营口兴盛一时的民族工商业几乎绝迹于市。

（二）掠夺营口资源

日本在排挤民族工商业、实行经济垄断的同时，

也加快了对营口资源的掠夺，并将其打造成特定物

资供应的供给中心。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资源贫

瘠的日本越来越倚重营口的非金属矿产、轻金属矿

产、纺织品、纸浆、精盐等军用和民用物资。日本殖

民者为了掠夺更多的资源，将相关领域技术和巨额

资本引入到营口，强迫推动“一业一社主义”（一种

业务由一个会社垄断经营），造成相应工业的畸形

发展。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想将营口及其附近

的非金属和轻金属矿产据为己有，但因其一直由奉

系官僚资本把持而无从下手。１９３７年后，南满矿业

开发会社陆续强制收购西大岭采矿所、窨子峪采矿

所、李家屯采矿所、沙岗台萤石矿、卧龙萤石矿场等

矿区，并由日资建立了满洲镁金属工业株式会社、满

洲滑石株式会社和南满制铁柱式会社，垄断了经营

营口地区的非金属及轻金属采掘加工业。１９４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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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３３年营口主要工业统计表》《１９３３年营口小工业统计表》，载《营口市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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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镁金属工业株式会社生产镁矿 ７００吨（ｔ）。①

１９４３年，满洲滑石株式会社生产滑石矿产１５０５７吨
（ｔ），占伪满总产量的８６４％。１９４４年，南满矿业会
社烧炼菱苦土年产量达２６３７６吨（ｔ）；满洲制铁会
社生产萤石矿 ８４７２吨 （ｔ），占伪满总产 量
的３８９％。②

在其他领域，日资也不断加强垄断。营口纺织

株式会社成立后，到１９４２年已缴纳的全部资本金达
１０００万元，其事业已经涵盖纺织棉纱、棉布、染色、
纤维生产等领域。１９３９年，营口纺织达到其产量峰
值，生产棉纱４２８７０件，棉布１１３９４３５匹。③ 后来，
营口纺织将其纺纱厂转向，专为日本军队纺织军用

布匹，走上了战争工业轨道。１９３６年，日商看中渤
海沿岸地区的芦苇资源，企图用苇浆制造人造丝，后

因成本过高改作造纸厂，并在营口成立了康德苇纸

浆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４２年，该公司改名为钟渊公大
实业株式会社，资本总额达２０５７５万元。１９４３年，
其峰值年产白纸浆７２８３吨（ｔ），白板纸及手纸４４２７
吨（ｔ）。④

营口盐场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汉魏，并且一

直是东北地区最主要的海盐生产基地。“九一八”

事变前，营口海盐可达到年产量 １７７万吨（ｔ）。
１９３７年，日本殖民者为了更多地掠夺营口海盐，将
盐改为专卖，由民制官销。１９４０年，日商成立营盖
盐业会社，将民滩强归公有后并入满洲盐业株式会

社。１９４３年，营口原盐年产量达６５７７２８吨（ｔ），占
当年伪满原盐总产量的７４３６％；精盐产量 １９３１８
吨（ｔ），占伪满精盐总产量的１００％。⑤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营口经济

虽然繁荣并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搜刮

民族资本，打压民族工商业，掠夺中国资源，为日本

军事侵略服务的基础上。１９４４年后，随着日军在太
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营口的日本殖民经济迅速败

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营口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除运输少量军用物资外，几乎闭港。

五、小　结

年轻的营口城市在不到百年间，完成了四种不

同身份的转换。从产业结构看，其展现了一定的轨

迹：营口作为东北贸易中心升华为东北金融中心，是

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结果，是城市在贸易发展中的

必然升级，是一次经济规律的自发验证。营口作为

东北金融中心转型为辽南轻工业中心，是民族资本

迫于经济环境变化的主动转型，是在原有经济领域

衰退后，规模化的民族资本对其他经济领域的主动

探寻，是一次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营口作为辽南

轻工业中心衍变为特定物资供给中心，是殖民者对

经济自然发展的扭曲，其破坏了民族资本秉承的自

由经济基础，人为制造以掠夺为目的的产业垄断，造

成特定行业的畸形发展，是一次违背经济规律的殖

民政治行为，所以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灭亡。

从以上近现代营口城市产业结构变迁的轨迹可

以看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与殖民资本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较力。在中国近代化的初期，殖民资本作为

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在贸易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

但是，殖民经济需要一个明确的贸易对手替他整合

凌乱的新兴市场，因此其转而扶持民族资本进入贸

易体系内。而当民族资本发展到足够强大时，其就

会谋求和殖民资本一样的发展方式，并打破殖民经

济对制造业的垄断地位。此时，老牌的工业国家英、

美、德等国，会将产业升级至有更高科技支撑的制造

业；以俄、日为代表的科技较落后的工业国家，则会

陷入同当地民族资本的竞争中，近而演化为武力侵

略，以阻止当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中国东北恰

恰是俄日两国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因此，在东北

（下转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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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着同一的经济生活，接触的是相同的客观事物，就

必然要在语言里留下某些特点。另一方面，共同的

经济生活也得靠共同的语言来联系，没有共同的语

言，就不能使共同的经济生活得到协调。［１７］这些都

是那玛话与纳西语、傈僳语间以汉语为媒介关系词

较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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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最早开埠的营口，就成了殖民资本打压民族资

本的较力场。“九一八”事变后，政治的天平严重倾

斜，营口的民族工商业也就免不了覆灭的结局，而日

本殖民经济在其穷兵黩武下，也必然走向没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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